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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家里窜来了“不速之客”——老
鼠！把家里搅乱了，把宁静搞散了，把家人精
神整疯了。

它趁我们出去或睡觉时，干的坏事罄竹难书：
爬进储藏室，撕破棉絮，咬烂木箱，毛毯上撒尿；钻
进厨房，偷吃面条，啃咬腊肉，吞噬蔬菜；溜进书
房，咬碎书籍，抓破杂志，咬坏藏画……劣迹斑斑，
行迹猖狂，搅乱家里生活，令人不得安宁。

灭鼠灭鼠，消灭这伙讨厌的老鼠！人鼠大战
开始上演。

一战 那只硕鼠逃了……

我和家人用塑料塞子，把家里所有的下水道
口塞上；把被老鼠咬破的纱窗，用细铁丝补上；把
能跑进老鼠的空调管道口，用铁纱网封上；把能钻
进老鼠的门缝，用胶布堵上，封闭堵死了老鼠进出
房屋的各个通道、管口。

一到夜里，我们关了电灯、闭了电视、静默手
机，在厨房里、储藏室、书房摆开“八卦阵”，拿上扫
把、木片、棍子等武器，静等悄悄出来活动的鼠辈。

不一会儿，一只体形肥壮的老鼠从橱柜下伸
出尖尖的脑袋，一双贼溜溜的眼睛忽闪忽闪地看
着我们，全身黑不溜秋的，又长又细的尾巴微微摆
动，天生一副贼相。它停下来，东瞧瞧，西瞧瞧，猛
往厨房蹿来，我拿起扫把重重地打下去。“打！”我
和家人边怒喝边狂揍：“啪！啪！啪！”一阵惊天动
地暴打狂扫，可惜命中率太低。狡猾的老鼠东一
窜，西一钻，把我们弄得晕头转向。椅子碰倒了、
钵钵打翻了、盆盆踢滚了，扫把也弄破了，可狡猾
的老鼠东躲西闪，闪电般地钻进了橱柜缝底，随便
我们怎么敲打、怒吼、狂踢，那只硕鼠竟然消失得
无影无踪……

二战 两只老鼠伤残逃生
第一次人鼠大战，老鼠逃出了合围、躲开了

群殴，没伤到半根毫毛，但它也吓破了胆儿，停歇
了一两晚上没出来骚扰。它以为，我们没把它怎
么样，风声应该过去了，接下来的几天深更半夜，
它们又出来骚扰，肆无忌惮地在家里窜来窜去、
翻箱倒柜，碰得坛坛罐罐丁当乱响，我们爬起床
来，追逐、驱赶、扑打、吼叫、清理……搞得全家人
半夜无法入睡，屋子里乱作一团，第二天上班无
精打采……

为此，我们不得不又开始新一轮人鼠大战：
我们买来一大把粘鼠板，在上面放上老鼠爱

吃的红薯块、面包屑、肥肉片，浇上香油做诱饵，把
粘鼠板放在老鼠经常出没的厨房、储藏室和书房
角落里，然后坐等它上钩。

粘鼠板放好后，第一天晚上就取得了辉煌“战
果”：厨房里，一只老鼠被粘住，不甘束手就擒，便
拼命挣扎、打滚、撕咬，竟然从粘鼠板上逃脱了，尽
管粘鼠板的一角被撕破了，但老鼠的一团皮毛也
活生生地被撕扯下来，血淋淋地粘贴在上面。

储藏室里，另一只老鼠也被粘住了，不过，这
只老鼠对自己更狠：为了保住小命，它竟然咬断了
被粘住的那条腿，仓皇逃生。

两只老鼠伤残大败而归后，不知道是被吓坏
了，还是变得更聪明了，接连好多天，它们不出洞，
也不在我家撒野了。据专家说，老鼠被抓脱身后，
会释放一种味道提醒同伴——这个地方有危险，
其他老鼠闻到了这个味道，就会避开这个地方。
所以，同一个粘鼠板或同一个地方粘过老鼠之后，
一般就再也粘不到老鼠了。

三战 吃了耗儿药，满屋恶臭

过了些天，书房、卧室又发现了老鼠屎，老鼠
又开始肆虐了：啃衣服、咬书画、撕棉絮……这次，
我们买来老鼠药，希望通过这种简单的“战鼠”方
法而坐享其成。

我在床底、书柜、衣柜、厕所边都投放了耗儿
药，好几天，感觉屋子里的老鼠明显变少了，但是
所有的投药位置，都没有看见老鼠尸体，原来它们
都坚持爬到我们看不见的角落里才咽气。有两只
老鼠吃了药之后，死在了储藏室里和衣柜里，臭了
好几天，我们才把腐烂的尸体找到，那种恶臭、那
种腐烂惨状，简直不可言表。反正，我抓起腐尸丢
进垃圾桶，恶心得两顿饭吃不下。

使用老鼠药还是有效果的，但是，害怕老鼠吃
了药之后，跑到不好清理的角落死掉，并且家里养
有宠物，担心它们误食毒药或是吃掉毒死的老鼠，
那就麻烦了。

“斩杀”了几只老鼠后，家里确实安宁了一阵
子。我们不放心，继续清理老鼠的藏匿窝点。就
像清除蟑螂一样，我们就把厨房、储藏室、书房等
阴暗角落，尽量弄得干燥卫生、不堆杂物，并放上
一些味道浓烈的中草药，让老鼠无处藏身、也待不
住。没有了足够的生存资源，它们就会离开我家，
找其他地方生存，久而久之，家里的老鼠就销声匿
迹了。

四战 小狗追得它们满屋跑

我们“战鼠”还用了一个土办法——饲养
抓老鼠的动物。我家养了一只比熊小狗“豆
豆”，它也会抓老鼠，看见老鼠在家里跑，它就
狂吠着拼命去追逐，吓得老鼠四处逃窜，不敢
进屋。现在，我家“豆豆”特别威武，只要家里
进了老鼠，它就能闻到味道，然后驱逐它们，找
出它们并咬死。

“战鼠”告一段落，但还没完全结束。我们战
出了经验，战出了套路，相信鼠患会被遏制，家里
的宁静、安详、欢乐会重现的。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走在小区里，听到有人叫我：“兄弟，兄弟……”抬头张望，发现四楼阳台上一位五十多
岁的大妈正向我挥手。

“有事吗？”心中充满千万个好奇，因为我并不认识她。
“兄弟，麻烦你把她带上楼。”说完，她用手朝院中指了指。我这才留意到，不远处有位

年迈的老婆婆，头发花白，腰背微驼，拄着拐杖缓缓挪步。
虽是四楼，但小区装有电梯，老婆婆完全可以自己上楼。实在不行，大妈也可以下楼

来接啊。大妈看出了我的迟疑，“她迷路了，我腿脚不方便，只好麻烦你一下。”
原来如此。
我领着老婆婆，慢慢进入楼栋。她跟在我身后，自我辩解：“我刚才也进了这栋楼的，

发现不是我家。”按下电梯，上到四楼，有扇门早已打开了。屋里的大妈果然跛着脚，对我
千恩万谢。

交谈中才知道，老婆婆今年86岁了，一大早出门，忘了回家，走到附近好几个小区去
敲门。幸好，她还记得自己远在外地的小儿子的电话，好心人帮着打了电话，问明地址将
她送到了小区门口。

可谁知道，她竟连自己住哪栋楼、怎么进电梯也忘记了。
时间这块橡皮擦，快要把她重新抹成一张白纸了。
我不由得想起姑父，这个一辈子要强的男人，思维敏捷、口齿伶俐，是家乡小城里远近

闻名的老师，躬耕讲台几十年。退休后，他带着几个志趣相投的老人下棋习字、修身养性，
整日其乐融融。他住的那条街，时常大老远就能听见笑声。

我最喜欢和姑父聊天，并惊叹于他的记忆力，那么久远的年代、斑驳的往事，都清晰而
深刻地印在他的脑海中，人名地名、情节细节张口就来，一件件、一幕幕有盐有味。

就是这个曾让我感到老而弥坚、越活越年轻的姑父，也在迈过85岁门槛后渐渐忘
事。先是成天找眼镜、找钥匙，家里人也没太在意。突然有天夜里，他起床后竟找不到厕
所了，楼上楼下到处乱窜，敲醒了所有的人，大家这才知道，他患了老年痴呆。

回乡时我去看望他，欣喜的是他还认得我，万
般疼爱地叫我的名字，但之后就碎碎念问我找
到工作没有、交女朋友没有。我已参加工
作十多年，连女儿都两岁多了。

可见，时间这块橡皮擦是多
么用力在挥舞，姑父曾写得
满满的人生黑板上，也被擦
得所剩无几了。

岁月静流，年华静走，当
我们还是记忆的值日生，又
怎么能驻足停步，不尽可能
多写上几笔呢？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素英，吃饭没？三缺一哟！”“还没呢，孩子他爸才把菜买回来，准备煮
面条，你们先找人玩几圈！”“小燕，快点呀！”上午9点刚过，院坝里的“扬声
器”又开始广播了。每到这个时候，我心里就嘀咕：“你们咋就不考虑别人
的感受呢？”

这是一处移民安置房院坝的景象。前些年，靠着微薄的工资和省吃
俭用，我也加入了这“热闹”的院坝。起初，我对院坝里的“扬声器”也没
什么，可是时间长了，发现她们老是那样，心底就忍不住埋怨。

不过，她们一起乐滋滋地煮扯粑那个事儿，我倒是想给她们点个赞。
那是一个阳光晴好的上午，她们像往常一样坐在院坝上摆谈。

一位妇女站起来，边走边说：“回家了，今天中午煮扯粑，都有好久没
吃过那东西了！”这一说不打紧，旁边一个中号“喇叭”回应道：“我也
好久没吃过了！”话音刚落，另一位妇女立即对中号“喇叭”说：“既
然你也想吃，要不我们大家都到她屋去，一起煮，一起吃！”最先提
议的那位妇女回道：“我倒想你们上我家去呢，只是家里面积小，
人多转不过来，不过我可以把屋里的食材都搬下来……”然后，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我家有洋芋”“我家有面粉”“我家还有梅干
菜”……“好！”其中一位发话了，“大家都回去拿东西，准备好了
就拿下来，我去搬灶，小兰去旁边弄点柴来！”话音刚落，大家各
回各家准备东西去了。

不一会儿，大家又回到了院坝里。她们在一块空地上架好
灶、安好锅，然后烧火的烧火，备菜的备菜。准备就绪后，其中
一人掌勺，其他人就在旁边观看。“喂，先把梅干菜炒一下，那样
更香一些！”有人提议。掌勺的“大师傅”立即回应道：“还用你
教，我学厨子的时候你崽儿还在娘肚子里打滚呢！”“大师傅”的
话逗得众人哈哈大笑。“该倒洋芋片啦！”“洋芋片要熟了，快放面
粉！”听那声音，也能感受到说话人的“猴急”。几分钟后，中号

“喇叭”说：“扯粑就要煮熟了，伙伴们，大家赶快回家拿碗筷！”“淑
芬，你家近些，帮我也拿一副吧！”“帮我也拿一副！”“你家就在底
楼，干脆你来提供碗筷，吃完我们一起洗！”“好呢，我马上就去！”很
快，淑芬就端来了碗筷。她们围成一圈，一边吃扯粑，一边尽情地说
笑，幸福的云朵无边无际。

站在四楼窗口的我，投去羡慕的目光。那一刻，我把往日对她们
的埋怨抛到了九霄云外…… （作者单位：重庆市丰都县双路中学）

战鼠
□王成志

时
间
这
块
橡
皮
擦

□
谢
子
清

煮扯粑
□甘国蓉


